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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计算机生成的大部分作品都不入流，但偶尔会有令人感到惊艳的语句。这些自

动生成的“奇思妙想”，也许能对人类文学创作带来灵感和启发。

日前，国际儒学联合会和贵阳孔学堂
等单位联合举办“李白很生气，人工智能会
写诗？”论辩大会。针对人工智能写诗的喜
与忧，与会专家见仁见智。当下，人工智能
如触角般伸入了人文、社科、自然科学等领
域，文学创作也未能“幸免”。人工智能和
文学融合度有多高？发展态势和未来前景
如何？近日，记者采访了多位业内人士。

多种体裁均有涉及

目前，深度学习是通过人工智能从事文
学创作的主要方法。“用计算机专业术语来
说，就是通过人工神经网络的不同结构，采
用‘序列到序列’的模型框架进行创作。”自
动诗歌生成系统“九歌”团队成员矣晓沅表
示，为了增强文本多样性，计算机可以使用
强化学习模式，使用生成对抗网络来实现语
言风格和情感转换。“在整个机器学习过程
中，数学模型会从庞大的文本数据(比如数
十万首诗歌)里直接进行学习，然后根据生
成结果和目标之间的误差自动修正参数，如
此不断重复，直至误差收敛。”矣晓沅说。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与科学专业教授、博
士生导师戴志强认为，以诗歌创作为例，就
目前科技手段而言，可令计算机将大量诗歌
作为训练资料来训练语言模型。“训练完成
后，先给定一些初始内容，随后就能按照语
言模型输出的概率分布采样，得到下一个
词。不断重复这个过程，就会产生完整诗
歌。一首诗，就这样写成了。”戴志强说。

诗词创作领域的成绩有目共睹。戴志
强举例说，知名“机器诗人”——微软小冰
曾花费100个小时，学习了自19世纪20年

代以来共 519 位中国现代诗人的所有作
品，进行了逾 1 万次迭代计算，完成诗集

《阳光失了玻璃窗》的创作。据悉，该诗集
收录139首现代诗，篇幅长达227页。

“我读过‘小冰’‘九歌’‘稻香老农’等
机器诗人写的一些新旧体诗。平心而论，
质量不算太差，《阳光失了玻璃窗》这个题
目就有点味道，有感觉，有让人遐思的触
动。”翻译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
院教授王毅说。

在小说创作领域，机器也小试牛刀。
记者了解到，2016 年，由日本公立函馆未
来大学松原仁团队开发的人工智能算法，
根据预设内容自动生成了小说《机器写小
说的那一天》。这部小说瞒过了所有人类
评委，成功入围第三届日经新闻社“星新一
奖”比赛。“这是一个人工智能成功通过图
灵测试的范例。”戴志强说。所谓“图灵测
试”，是1950年英国科学家阿兰·图灵提出
的用于测试甄别机器智能区别于人类智能
的一种方法。如果一台机器在人机互动对
话中能够较长时间地误导人类认定其为真
人，那么这台机器就通过了“图灵测试”。

在剧本创作领域，智能化也出现了。
“如今，美国好莱坞编剧在创作剧本时，会
借助一些软件。这些软件通过人工智能技
术，将大量剧本信息解构成‘零件’，加以组
合分类，形成可供编剧选用的一段段场
景。譬如，机器筛选出一对恋人相遇的 N
种方式，编剧从中挑选。”慈文传媒集团副
总裁赵斌说。

“人工智能和文学创作的结合，可以看
作艺术与科学的结合。不管是用科学推动
艺术创作，还是以艺术激励科学进步，都使
这两门学科之间的界限不再那么分明，推

动着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戴志强认
为，这种融合和混搭也让人类看到，未来有
很多种可能。前人幻想过的或不曾预料
的，有序的或混乱的，未来是什么样，并没
有标准答案。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吸引着
人类不断探索，勇踏前人未至之境。

创作水平尚属业余

不过，机器写诗、写小说、写剧本，仅仅
开了一个好头，远未成熟，更谈不上完美，
和人类的作品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目前，
机器写诗的平均水准达到了人类业余程
度，偶尔会有不错结果。”矣晓沅说。

赵斌表示，文学作品是有品质差别
的。就剧本创作来讲，机器可以取代一般
性写作，只要符合基本创作规律，可以为编
剧提供辅助性参考。“但目前纯粹以机器取
代文学创作还有难度。创新还是离不开人
脑，特别是影视创作是集体创作，更难以简
单通过机器完成。”

“红孩儿传媒”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影
视编剧李志超也认为，通过人物和情节的大
数据搜集，机器可以创作出 60 分的剧本，

“但更高质量的剧本，必须要人类加工。AI
目前难以获取人类那样丰富的情感”。

原因何在？戴志强认为，人工智能创
作的文学作品常常是字句堆叠，缺少情感，
更缺少人文精神。“由于这类文学创作受制
于预设的算法和数据库，创作出的作品难
免有模式化、同质化倾向，因此要创新必须
不断更新算法和数据库。”

“以我的编剧实际创作经验来说，情商
低的人很难成为好编剧。因为他的情感丰

富度和维度，以及对细微情感的理解可能
不如情商高的人。人类尚且如此，缺乏情
感的机器更会遇到这一困难，从而更难以
创作出高质量作品。”李志超说。

在矣晓沅眼中，目前机器擅于写景抒
情，拙于议论叙事。“主要原因在于，眼下的
文本生成模型缺乏外部知识和推理能力。
前者会造成机器只能从大量文本数据中自
动学习，而难以掌握对意象、典故和比喻的
理解与使用；后者则导致机器无法在行文
时构建较好的逻辑结构，难以生成较好的
议论和叙事文本。”矣晓沅认为，尤其是对
较长的文本，如小说、剧本等，更需要完整
合理的情节和逻辑支撑。此外，机器创作
的文本缺乏多样性和新颖性。“比如生成的
诗歌，乍看之下文从字顺，但多次尝试后发
现，对于不同用户输入，机器创作出的作品
在内容和意境上都有很大相似性。”

比肩人类仍需时日

既然面临的障碍这样多，又不易解决，
究竟有没有可能开发新技术手段，在机器
中融入情感，未来写出比肩人类的文学作
品呢？

“是有可能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
究所数字内容技术与工程研究中心助理研
究员翟翊辰认为，机器可以通过传感器采
集人的情感，再根据这些情感数据进行文
学创作；人类还可以和机器分工合作。“由
人设计故事框架，机器规划具体内容，这种
方式可以基于混合智能技术来实现。”

矣晓沅表示，在计算机自动文学创作
中融入情感是有可能的，实际上这也是目
前相关研究的热点方向之一。“九歌”团队
近期完成的一篇论文，就是在自动生成的
诗歌中融入情感。该模型可以在不同强度
层面，简单控制绝句的“喜”和“悲”这两种
情感。不过，若想比肩人类，为时过早。人
类的文学创作所涉及的体裁之丰富、内容
之多样、情感之细腻、思想之深刻，目前的
人工智能技术望尘莫及。其中的每一点，
可能都需要研究者耗费数年才能有些许
突破。

戴志强认为，机器思维和人类思维的
机制完全不同，人工智能无法像科幻作品
里描写的那样融入人类情感。“不过可以通
过情感计算，使人工智能学习、理解人类的
情感能力，摸清人类对于文学作品的期待，
并以此为根据进行创作。”

“机器的文学创作，本质上是海量数据
学习，然后按照某种算法来进行组合。虽
然人类的文学创作也有学习过程和对某种
规则（亦可称为‘算法’）的领悟与运用，但
真正厉害的文学家最终会超越这个阶段而
进入自由境界：形式层面随心所欲不逾矩，
意蕴层面是个体心灵与天地交融。”王毅
说，对机器创作来说，这二者是革命性挑
战。情感和哲思，这都是算法或规则之外
的东西，即使对于人类来说，也具有随机
性、易逝性、不可重复性，也就是马斯洛所
说的高峰体验。“机器文学创作要有这种效
果，可能性不大，因为‘机器’这个大前提决
定了它。”

在今后探索中，人工智能和文学创作
可以不断相互借鉴和启发。“对于文学创作
者而言，虽然计算机生成的大部分作品都
不入流，但偶尔会有令人感到惊艳的语
句。这些自动生成的‘奇思妙想’，也许能
对人类文学创作带来灵感和启发。”矣晓
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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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上半年电影数据显示，全国总票房为
311.22 亿元，同比减少 2.82%；观影人次为 8.07
亿，同比减少10.45%，是自2011年以来票房和观
影人次首次出现负增长。这一不太乐观的数据，
让业内和一些媒体发出“遇冷”“跳水”的惊呼，更
有学者提出中国电影产业的拐点或已到来。

电影票房、观影人次等作为一种经济数据，直
接反映了电影消费市场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体
现着观众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能力，常被视为电影
需求侧的“晴雨表”。分析上半年票房下滑的原
因，票补退潮导致票价上涨、好影片供给不足、新
媒体视听娱乐产品的冲击等，成为较普遍的共识。

在电影票房下滑的同时，各大视频网站已进
入过亿会员时代，代表“影像泛娱乐”的短视频平
台也正持续高速增长。市场大数据为我们提供了
一种动态的全景式大视野，使我们在横向比较
中，观察到电影生存与发展的环境生态正在发生
着巨大变化。个性化、多元化视听娱乐产品的出
现，是社会大众文化需求的直接反映，也形成了
所谓“物竞天择”式的市场竞争和空间挤压。

电影产业作为社会文化生产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如此“百年未遇大变局”的形势下，进行供
给侧调整、改革和创新迫在眉睫。提升影片供
给质量，给观众提供更多从内容到形式创新的
优质作品，是电影票房走出低谷的唯一出路。
春节档爆红的《流浪地球》，以中国式的哲理、价
值观，讲好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生生在银幕
上打出一片天地。被誉为国漫惊喜之作的《白
蛇缘起》，用精致的画面、清新的风格将家喻户
晓的传统故事重新演绎，让人耳目一新，获得了
票房与口碑的双重佳绩。而那些不贴近时代、
不反映真实的生活、粗制滥造的“烂片”，不仅票
房惨淡，且遭到网络大众的口诛笔伐。这充分
说明，只要你足够优秀，票房就不会辜负。

在任何社会与时代，生活永远是艺术的源
泉。中国社会正在迎来一个发生巨变的新时代，
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包括社会生活方式、社会
理想与信仰、社会价值观的冲突与博弈，都是电
影创作最坚实的土壤。它给我们用社会和时代
解读人物命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
电影市场折射出庞大的社会文化需求，观众走
进影院依旧是当代无可替代的娱乐生活方式。
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家国情怀的审美情
趣、人性善恶的叙事表达，也依旧对观众有着巨
大的吸引力。这都告诉我们，中国的电影市场永
远不缺乏观众，这是我们应有的文化自信。

从现实角度看，在进入业内称之为“影视寒
冬”的时期以来，资本撤场、投机失灵，从筛选、
投资、立项到研发制作，“谨慎”成为行业主旋
律。随之而来的流量明星的失落，行业标准的
出台，电影作品的分层化、多样化，都预示着电
影行业正在升级换代，电影市场正在回归理性，
一些传统行业乱象正在消亡，观影受众也在变
得更加成熟。

改革是长期的，创新是艰难的，或许不是一
朝一夕之功。中国电影蓬勃发展的十几年来，
市场表现时有起伏波折，不能因为一朝遇“冷”，
就乱了方寸、慌了手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
时。电影市场今日之“冷”，未必不是在酝酿着
明天的“热”。我们要允许低潮存在，要允许电
影在产业化发展进程中有一个积蓄力量的阶
段。毕竟中国电影市场还不成熟，从不成熟到
成熟，从“烂片”成堆到佳作迭出，从门庭冷落到
一票难求，取决于电影工作者们甘于寂寞、甘于
奉献，长期而艰苦的奋斗。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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